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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

“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

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一

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

《汉书·食货志》（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

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衣丝、乘车、骑

马、携带武器；商贾不得名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然而，前两

项不过是对于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抑制，第三项只是限制商人的非商业性

经济活动，第四项在经商之利远过于耕田之利的情况下施行，实际上是轻

税而不是重税。所有这些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人的地位和活

动，却并没有限制商业经济活动本身。以“抑商”定性，是欠斟酌的。

汉初实行无为政治，政府尽量减少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利休养生息。

其商业政策，也并没有干预商业活动，至于若干限制性规定，用意在于保

护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史记·平准书》谓：“汉兴，接秦之弊，……

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

百金。”显然，当国贫民困以致“人相食，死者过半”（《汉志上》） 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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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商人却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破坏

了无为政治的实施。西汉政府关于商人的限制性规定，乃是为了减轻商人

对社会的破坏性作用。

汉初对商人的某些限制，是和重农政策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提出重农经济理论的，是战国前期魏国的李悝。李悝主张由国家在丰

年平价购粮，在荒年平价售粮，即是以限制商人投机来保护农民维持社会

的稳定，以达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的目的。可见，中国历史上重农理论

的出台，是由于商业的发展产生了破坏农业的消极影响。抑商以重农，则

始于商鞅。在历史上商鞅第一个将重农与抑商联系起来，以重奖本业和重

罚末业的措施来贯彻重农政策。这显然是因为不如此则农不愿耕，甚至弃

农经商。在重奖重罚的背面，是《战国策·秦策》所谓“耕田之利十倍，

珠玉（经商）之利百倍”的社会矛盾。商鞅以严厉的行政手段解决这个问

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国家富强的效果，但却在历史上开了抑

商以重农的先例。

不过，商鞅推行的政策，抑商不是目的，重农才是目的。重罚的对

象，还包括“怠而贫者”。至于抑商的实际效果，则不能仅看变法条文的

规定。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虞夏商周，“民皆勤于农业”；而春秋

至西汉，商业发展，“民益玩巧而事末”。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公时期即

商鞅变法时期亦然。故在战国时期，虽然产生了商业妨害农业的问题，以

致李悝强调重农，商鞅主张重农抑商，但抑商政策，即使在秦国也未能遏

阻商业发展的趋势。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商业都在发展，商人都很活

跃，个别巨商则极为显赫。比如大商人吕不韦执秦政达十余年之久，而秦

始皇尊礼乌氏倮和巴寡妇清。

秦汉之际，天下大乱。当国家艰难、人民饥困之时，商人却大发国

难财。刘邦对商人活动的限制，配合着减轻田租、招抚流亡、复员军队以

及节省政府开支的措施，构成以重农为中心、以休养生息为特征的恢复经

济和安定社会的一整套政策。其精神与李悝“尽地力之教”相近，而与商

鞅重农抑商有别。至于强制性地降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乃是以削弱商

人的势力和影响，来保障重农方针的贯彻。不能把对商人势力的抑制和对

商业经济的抑制混为一谈。而到惠帝、高后时，据《史记·平准书》说：

“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文帝时，“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商人可以自由贩运，任意开山鼓铸。表面看来，西汉前期

的商业政策，先后凡三变：刘邦时限制较多，惠帝、高后时放宽，文帝时

进一步放宽。实际上，这些变化都不过是在社会经济情况好转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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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同一经济方针的具体施行。从刘邦到文帝，都是从有利于社会

经济的全局出发，因时制宜地采取适宜的商业政策。《史记·货殖列传》

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是司马迁总论西汉前期的商业政策，在

他看来，这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无疑，司马迁把握住了西汉前期商

业政策的实质。

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也完全不是抑商。《汉书·食货志》载：文

帝时，晁错上疏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

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

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

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显然，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同时，

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增长十分显著。西汉前期经济发展的果实，

商人所获极多。农民所得，仅是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勉强温饱的生活之

资。所以，西汉前期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实行的结果，都不是抑商。

二

西汉前期，商业的发展固然未受抑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不存

在轻商的意识。《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人情逐利，世风重商。商人凭借财力，役使贫民。《汉

志上》载晁错疏云：“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

贱矣。”这是因为：政府虽然限制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却并未限制其商

业活动。商人经商致富，因富而贵，是必然结果。由此可见，战国、秦汉

时期，虽有重农和抑商之说，其真实意图和实际结果，实为保护农业而非

抑制商业。商业对于农业的冲击，不但表现为商人剥夺农民，而且表现为

经商致富对于农民的吸引。当重农呼声高时，正是弃农经商盛时。盖经商

易富，故农民因求富而背本逐末，即弃农从商，乃是战国以来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抑商，乃是为了减轻商业对农业的冲击，冲淡

人们因趋利而重商的意识，实为重农之手段也。因此，政府真正关心的是

重农，而非抑商。重农的真实用意，乃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刘邦加倍

征收算赋，对于富商是轻税，对于弃农从商的小商是重税，此举的实际意

义在于限制弃农经商，而非抑商。与其说是抑商重农，不如说是抑农从

商。这诚然是古代中国立国之大计，但并没有重视农民利益的意思。重农

的结果，虽带来经济的稳定，但农民境况改善甚微。故重农虽为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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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国策，而农业发展缓慢，农民不免贫贱，亦为古代中国之基本国

情。所以，重农的理论和政策，应当说是商业冲击农业的产物，但它并不

能改变商业冲击农业的实质。《汉志上》载：文帝时，贾谊上疏说：“今

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

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 据贾谊

疏，在重农政策下，人们仍背本趋末，以致天下财产困竭。商业和经商易

富意识就是这样冲击农业的。此种情形，在古代历史上反复重演。即使政

府厉行重农方针，也只能是暂时缓解困境而已。

当农业发生危机以致动摇国本时，晁错提出了对策，他说：“方今之

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

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农民有钱，粟有所渫。……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

少，三曰劝农功。”晁错建议的要旨，在于协调国家、农民、商人三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原来，国家对农民的赋役剥削，使商人得以用压价收购，

又以高利借贷来兼并农民。国家本欲重农，客观上却帮助商人“坑”农。

商人的活动破坏了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到头来，农民穷苦，

国家困难，商人得利。晁错要求改变这种对立的关系，他以纳粟拜爵及除

罪，吸引商人以合理的价格买粮，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既得商人资

助，则可减轻田租以减轻农民负担。商人自然乐于买爵以提高社会地位。

这样，政府有粮，农民有钱，商人有爵，一举三得。这项政策实行以后，

田租从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其后甚至有十二年全免田租政策。

晁错建议的可贵之处，在于引导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农民的压

榨。过去，商人压价买粮，粟贱则农轻；现在，粟贵则农重。这是以贵

粟，即增加农民收益的具体政策来贯彻重农的施政方针。晁错说：“民

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过去，之所以重农而

农不为重，就在于利益在商不在农，而商人以损害农人和农业来牟利。晁

错的做法，不但减轻了商人对农人的损害，而且引导商人去促进农业的发

展。

晁错的主张，乃是对于春秋以来数百年间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发

展。管仲治齐，区别士农之乡和工商之乡，以隔开的方式避免商业冲击农

业以稳定农业；后来李悝以平籴的方式来保护农业，刘邦以限制商人地位

和商人活动方式的办法来减轻商业对农业的冲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重

农而不是为了抑商，实际上也没有采取旨在抑制商业经济的措施。这些政

策的实质，都是为了调节农商关系以保护农业。只是由于商业对农业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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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日益严重，故重农的呼声日高，而对于农商关系的调节，乃不得不表现

为若干限制性的规定。对此。司马迁和班固是有认识的。《史记·货殖列

传》引《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

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又引计然语云：“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

乏，治国之道也。”《汉志上》则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

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

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

成”，食货“是为政首”。司马迁和班固所述，反映了先秦和秦汉时期的

经济理论。在他们看来，农、工、商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实行

“农末俱利”“食足货通”的政策。这里，既没有轻商和抑商的意思，也

没有将农与商对立起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来说明经济生活，反

映了西汉前期无为政治运用于经济生活的事实。这里只有任其自然发展之

意，而没有伸此抑彼之说。在《汉书》中，班固则从儒家有为政治的观点

来说明经济生活，强调政府的调节职能。调节之道，在于使士农工商各得

其所。调节的重点，在于稳定农业。司马迁和班固的共同点，在于都对商

业持肯定态度，主张农、商协调发展。班固“地著为本”一语，揭示了重

农的实质，乃是以约束农民于土地的方法，来稳定农业。当人们说到对商

人的限制时，往往称之为“抑商”。其实，重农政策的实施，就是将农民

捆在土地上，这是比所谓“抑商”要严格得多的限制。而“抑商”的目的

和主要内容，则在于限制农民背本趋末，是对于农民的限制。可以说，就

政府调节农商关系而言，对农、商都有所限制。因为商业在冲击农业，故

不得不用限制的方式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因此，以对商人的若干限制

为“抑商”，实为误解。

西汉前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农、商

都是必要和重要的经济活动；二是肯定农、商之间的关系应当彼此协调，

互相促进，而不是彼此妨碍、抑此伸彼。政府的工作，在于因时制宜地采

取适当措施协调农、商关系。调节的要点，是减轻商业对农业的冲击以保

护和稳定农业。称之为“重农”是可以的；称之为“抑商”，则似是而实

非。西汉政府调节农商关系的努力，至晁错提出贵粟政策，起到了在当时

条件下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贵粟政策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用限制的方式

去减轻商业对农业的冲击，而是用引导的方式，使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改善农民的处境。

应当指出，贵粟政策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商人纳粟拜爵及除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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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钱交换权力的恶劣先例。而商人得势，会加剧商业对农业的冲击和对

社会的腐蚀。这一政策隐伏着严重的祸患。

总之，西汉前期的经济政策，从高祖到文帝、景帝，虽然有过几次变

化，但协调农、商关系的精神一直不变。正是这种协调政策，使西汉前期

社会比较安定，农、工、商各业大体上协调发展。秦汉之际，凋弊的社会

经济，也就在这种协调的经济关系中比较顺利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所以，

西汉前期的经济成就，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出现，不是重农抑商的结果，而

是自高祖至文帝、景帝不断调节农商关系所致。

不过，西汉前期的调节政策，并没有找到农商俱利的有效办法，亦未

改变农不如商的局面，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商业冲击农业的严重社

会问题。

三

西汉前期协调农商关系的政策，至武帝时发生变化。武帝凭借西汉前

期积蓄起来的大量财富，发挥其雄才大略，武功与文治皆获辉煌的成就。

但是，他办事不惜物力，劳民伤财，已是大错，而又骄奢挥霍，造成财富

的极大浪费。农民不堪赋役重负，纷纷逃亡；商人利用农民的困难，乘势

兼并。这就是《汉志上》所说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

民去本。”

据《汉志上》载：当“民多饥乏”“县官大空”之时，商贾却“滞财

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低）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

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商人乘国家与民众之急，大发横

财。商人这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晁错在文帝时就揭露过，所谓

“操其奇赢，旧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是也。晁错以纳粟拜爵诱

导商人做一些利国利农又利己的事。武帝也采取了卖武功爵、入奴婢者复

其身或补吏、入财者得补郎等方式，要商人拿出钱来帮助国家。不过，晁

错的做法，是贵粟以重农，达到国家、农民、商人俱利的目的。武帝的做

法，则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这不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使

政府和统治阶级的靡费依然如故，所以国家财政并未根本好转。武帝任用

了一批兴利之臣，最著名的如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他们原来都是

商人或商家子弟。武帝深知商人善于牟利，他要这些人为国家兴利。

在桑弘羊等人的辅佐下，武帝实行官营盐铁、算缗告绪、均输平准等

政策，夺商人之利归国家所有，财政一时变得充裕起来。《汉志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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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

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而县官以盐

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对于武帝推行的这些政策，不少论者给予肯定。主要理由是《汉志

下》所说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即农民没有增加负担而国家财政

困难得到了解决。正是班固的这句话，揭示了武帝的经济政策与西汉前期

的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

西汉前期的经济政策，是将商业放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去考虑的，既看

到商业的必要和重要，又看到商业对农业的冲击；既看到商业利国利民的

一面，又看到商人损国损民的一面。政府采取协调国家、农民、商人利益

的政策，采取协调农商关系的政策。这个政策以重农为基本点，配合着限

制商人活动、政府节省开支等措施，达到农商协调发展、社会经济与国家

财政大体上稳步增长的目的。

武帝的经济政策，是将商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以及农民利益对立起来，

以改善国家财政为基本点，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将商人财富转为国家财

富。农民本已困竭，虽不加赋，也未减赋，处境并未改善。政府固然“用

饶”，但积聚的却是从商人手中夺来的财富，财政好转，社会经济却没有

好转。国库充盈以后，武帝挥霍更无顾忌。《汉志下》载：告缗以后，

“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均输平准以后，“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

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鉅万计”。像这

样大兴土木，大事游乐，财政的好转自然不会长久。同时，奢侈的风气亦

愈演愈烈，“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从皇帝到官吏直至世上富

人，都发疯一样挥霍浪费，国计民生安得不竭！到武帝晚年，社会经济和

国家财政都陷入严重的困境。这时，武帝才不得不发布著名的《轮台罪己

诏》，断然终止劳民伤财的政策，实行以重农为中心的休养生息政策。

因此，武帝虽然办了许多大事，但其经济政策却是有错误的。算缗，

即征收商人财产税并不错，惩罚商人瞒产偷税也不错，但采取告缗即完全

没收商人财产的极端方式，却反映了武帝仅着眼于解决财政困难，将政府

利益同商人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官营盐铁不过是国家取代商人以垄断官价

牟取巨利。官盐味苦，铁器脆恶，而又价高。官吏强令购买，骚扰了社会

生活。事实表明，官营盐铁虽有利于国家财政，却不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

生活。这又是武帝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对立起

来。均输平准本可夺商贾转贩之利，并平抑物价。但实行的结果，却是政

府获得大利，供武帝挥霍，以及盐铁官价高昂而质量低劣，可见政府夺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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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利是真，而平抑物价是假。政府是将商人牟利的手段都用上了，并以

政治权力加以保障。故武帝的商业政策，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政府获利。

既然社会和民众得不到好处，生产和生活未得改善，国家财政自然好景不

长。这是一种狭隘而又短视的经济政策、急功近利和只顾眼前的短期行

为。

同时，武帝的商业政策，并未导致商人势力的下降。盐铁归官营，

但商人可活动的领域尚多。据《汉书·货殖传》载，西汉前期的大商人，

多经营盐铁，于社会生产和生活有所助益。后期的大商人，多为“子钱

家”和囤积商，加剧了商业的消极影响。还有，武帝卖武功爵，凡卖爵千

夫（七级）以上者，可优先为吏。他又任用商人做盐、铁官。西汉前期，

商人不得为吏的政策被取消了。武帝允许商人为吏，其用意在以政治权力

换取商人在经济上的让步，并争取与商人合作。他热衷于谋利，既忽视了

发挥商业的积极作用，又忽视了限制商业的消极作用。从武帝开始直至西

汉末，出现了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严重情况。《汉书·贡禹传》

载：元帝时，贡禹建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可见

官场经商风气之盛。官商结合的结果，商业活动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商

人巧取豪夺，无所顾忌。《汉书·货殖传》载：“成都罗裒訾至巨万”，

“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

利，期年所得自倍”。商人罗裒并没有做官，他以一半财产贿赂外戚贵

族、曲阳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长，依势放高利贷并专擅盐利，一年获利

一倍。罗裒的事例，说明官、商勾结是商人获致巨富的捷径，故商人莫不

乐于并精于收买官吏，亦莫不乐于自己取得政治权力。大贪官王根不但接

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宅第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官吏经商和商人做

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至此，商业的破坏

作用发展到极端，商业对农业的冲击也发展到极端。《汉书·贡禹传》

载贡禹疏云：“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

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

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

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

也！”“末利深而惑于钱”七字，揭示了西汉后期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

顽症。官商结合的结果，官皆贪赃，商皆豪横。朝廷唯利是图，则不但商

人由富而贵，罪犯亦由富而贵。是非完全颠倒，道德遭到践踏。做官会搞

钱，经商会搞钱，做强盗会搞钱，就成为雄杰、壮士、贤者。范文澜在

《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二章第五节中这样论述西汉后期豪强的致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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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做官吏致富，一种是经营商业和放债，还有一种是暴力掠夺贫弱

人。这三种一般是交错着的。”“高利贷商人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者，是社

会生产的破坏者。他们遍布全国，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组成广泛细密的剥

削网。”总之，武帝主要着眼于改善财政以供内外兴作和奢侈享受的政

策，使商业应有的积极作用大减，而不应有的破坏作用大增。商业冲击了

农业，冲击了政治，败坏了道德。官、商、强盗横行于世，大肆劫夺并靡

费财富，人民还有活路吗？西汉王朝还能不垮吗？所以，西汉虽亡于哀、

平之世，而种因实于武帝之时。

四  结语

从古至今，论者几乎众口一词，皆认为西汉“重农抑商”，并以为

西汉前期因此获得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武帝亦收到“民不加赋而天下用

饶”的效果。如本文所论，此种说法与史实不符。实则前期基本上实行

协调农商关系的政策；至于武帝的政策，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重农抑

商”。盖武帝劳民伤财，农业濒临崩溃，固非重农；商人为官，得势益

横，亦非抑商。然武帝告缗之类措施，以及晚年改过，大力恢复农业经

济，则可谓重农抑商。所以，西汉一朝的经济政策是有变化的，武帝的政

策也是复杂而有变化的，故以“重农抑商”概括西汉的经济政策，实属不

妥。

必须指出，从先秦到西汉前期，曾有过关于协调农商关系的理论和政

策。虽然，这一理论是不完善的，有关政策也是有缺点的，远未解决农不

如商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但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有

成绩的。如果沿着协调关系的方向继续探索，不断实践，中国古代社会经

济的面貌可能大大改观。可惜，武帝以农商对立的措施，中断了农商协调

的理论和实践。武帝以后的短视的封建统治者们，实际上将重农抑商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忽视甚至遗忘了先秦至西汉前期关于协调农商关系的理论

和政策，从而给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商业冲击农业的问题，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是重视的。可是，对付

的办法，基本上是约束农民的“重农”和限制商人的“抑商”，这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商业对农业的冲击。因为，只要经商之利远高于耕田之利的

状况不变，商业就一定会冲击农业，而且不只是冲击农业。故所谓“重

农”，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经济政策，无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处境的改

善。而对于商业，既缺乏妥善的政策以发挥其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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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缺乏正确的政策以限制其破坏生产和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或者是政府

与商人争利，垄断某些特别赢利的商业；或者是官商勾结甚至官商合流；

或者是打击商业和商人，等等。这些，都无助于商业的正常发展，也无助

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因此，从西汉武帝开始，原来协调农商关系的经济思想，被农商对立

的经济思想代替，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和严重的错

误。在这个错误政策指导下，“重农”而农民受益甚微，“抑商”而商业

不能正常发展。商业经济与封建权势相结合，封建政治更加腐败，商人仍

能豪富自恣。奸商与贪官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肌体上的两个毒瘤。这应是中

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1期，第8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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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

绪  论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以下征引同书，仅标篇名）载：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按：陈寿记诸葛亮隐居隆中事，有“好为《梁父吟》”及“每自比于

管仲、乐毅”。“好为”和“每”，皆经常性行为。自比管、乐，人皆知

其抱负不凡。至于诸葛亮何以“好为《梁父吟》”，古今研究诸葛亮者虽

多，却未见有深入探讨者。“诗言志”，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究竟

有何寄托呢？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事业，又有何意义呢？

清人张澍于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梁甫吟》题下，加按语

云：

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甫艰。”注：泰山，东岳也，君有

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主，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甫，泰山

下小山名。诸葛武侯“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

《梁甫吟》即《梁父吟》。诸葛亮《梁父吟》有“一朝被谗言，二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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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三士”，其意较《四愁诗》显豁。张澍以张衡诗句“欲往从之梁甫艰”

的寓意，来说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寓意，是离开本诗说诗，未

免迂回，反致隐晦。

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载有《梁父吟》，逯氏

于题下说明：

《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题诸葛亮名字。《类聚》《乐府诗

集》等均题蜀诸葛亮作。按李勉《琴说》曰：“《梁甫吟》，曾子撰。”

《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

《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甫，

山名，在泰山下。据此，《梁甫吟》不始于孔明，而此辞亦与孔明无关。

今附入汉《杂曲歌辞》中。

又，《乐府诗集·梁甫吟》题解谓：

《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梁甫吟》作为乐府古题，“不始于孔明”，是对的。但无论曾子所

作古歌还是古葬歌，均不传。至于传世的，“此辞亦与孔明无关”，即所

叙非孔明事，也是对的。但以“此辞”所叙非孔明事，即断言非孔明作，

则不妥。盖从来诗人吟咏，借他事以抒己怀者多矣。再者，诸葛亮何以

“好为《梁父吟》”，逯氏未作说明。

不过，逯氏据《梁父吟》本诗立论，是不错的。《梁父吟》曰：

步出齐城（一作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一作墓），累累

正相似，问是谁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力能排南山，

文能绝地纪（一作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

晏子！

此诗所咏，乃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事。事见

《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

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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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

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

之。”……因请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

接仰天而叹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

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

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

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当是时也，冶……得鼋而杀之，左操

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

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

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

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之言，而夸其声，不

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此即“二桃杀三士”之本事。晏子以“三士”“无君臣之义”，故

巧计除之。《梁父吟》虽咏此事，而态度与《晏子春秋》迥异。全诗抒写

悼伤“三士”之情，而与《晏子春秋》以“三士”为当除去不同。“一朝

被谗言”以下四句，严责“晏子”，尤与《晏子春秋》肯定晏子的立场相

反。故《梁父吟》虽用《晏子春秋》所记事，而旨趣有别。显然，诸葛亮

“好为《梁父吟》”，应有深意。

为士之道

《梁父吟》所咏，为“三士”之死与“晏子”之谋。诗的作者对于

“三士”，是赞叹、惋惜、伤悼；对于“晏子”，则是严谴。叹惋“三

士”，言外寓含士人如何立身处世之思考；严谴“晏子”，言外寓含为相

者如何用人及治国之思考。这是有大抱负及大智慧者，读史观世，才能如

此思考问题。《乐府诗集》等以此诗为诸葛亮作，很有见地。

诸葛亮隐居隆中之日，自比管、乐，其对天下大势的思考，见于著名

的《草庐对》。从他“好为《梁父吟》”看，他在隆中所思考的，尚有士

人如何立身及用世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最高理想在于为相以施

展抱负。诸葛亮当时的身份是士，他后来的地位是相。《梁父吟》一诗，

寄托了诸葛亮作为士的立身之道，以及他后来作为相的治世及待士之道。

自比管、乐并提出《草庐对》，见其不凡之才略；“好为《梁父吟》”，

见其高出一世之志节与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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